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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芳草含泪的注视下，全福的目光躲闪着移
开了。毕竟，芳草漂亮又温柔，芳草的优点，是 任
何别的女孩无法能比的。可是，等自己真的进了
镇政府，农村户口的芳草，还适合自己吗？不，
不！千万次在他脑海中滚来又滚去的这一问题，
在他的眼前定住了格。不，不！他咬牙对自己
说。

“五天，就是五天！”对着芳草的背影，郑全福
有些气急败坏地吼道。

一步步走在通往大堤的路上，芳草的心乱成
了一锅粥，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

郑全福要到镇政府去上班，他爹老六正在紧
赶慢赶地给他跑。他的心，是在想变吗？

芳草觉得自己的心疼了一下，全福高挑的身
影在她眼前来回闪着，挥之不去。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春日的中午，因为那五角
钱，与全福的这段关系，还会发生吗？

自那个中午之后，芳草爱的天平渐渐从同桌
于东海向郑全福倾斜过去，而且，倾斜的速度之
快，连芳草自己想来也觉得有些不真实。

那是一个极平常的春日的中午，与别的任何
一个中午绝没什么两样，可是，对芳草来说，却

又 是那么不同。虽然，走在路上的她，为了自己
即将到来的生日，心里七上八下的很不是滋味 。
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这样。因为伴随着每个生
日的到来，她都不由地想到娘，那个把自 己生下
来两个月之后，或者是跳河自尽，也或者是如人
们所说，跟着那南方鸭贩子跑了的女 人。

那是个半阴半晴时阴时晴时而太阳走到云
的外边时而云又把太阳遮住的极普通的春日的
中午 。走在通往滩外小路上的芳草，还半点都不
曾意识到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

芳草走向那个身高和腰围差不多等同的叫
小段的姑娘，连着怯怯地问了两声，得到的回答，
却是一串高跟鞋敲出的“得得”声，和那似乎不堪
重负而变得摇摇晃晃的圆鼓鼓的身段。

小段坐回到柜台的另一头，麻利地剥开一块
水果糖丢进嘴里，然后翘起二郎腿，扬起圆鼓鼓
的脸，一动不动地斜眼瞧着房顶上的某一个部
位，那神态，简直比刚会下蛋的小母鸡还要 神气。

芳草觉得自己的脸不由有些热，她不明白自
己刚迈进商店到底是哪儿把小段给得罪了，让她
这样。

正当芳草进退两难时，全福走过来，极热情
地把布从货架上搬到柜台上。

对全福，芳草是认识的，但并不熟悉。因为
他的家在小苇子圈，他从学校毕业后就进了供销
社 ，差不多没在滩里正经待几天。以往相遇，彼
此都认识，但都不说话。芳草每次到商店来，全
福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所以芳草并没太注
意过他。这回，全福过分的热情，让芳草不 禁多
看了他几眼。当两个人的目光猛地碰到了一起
的时候，芳草的心突然有些乱起来，她觉得自 己
的 心竟无来由地跳得又响又急，脸也有些烧起
来。她不敢抬头看他，她想买上布快点 离 开这
屋子。此时的这间商店，童话世界里的魔房子
般，既强烈地吸引着她，又让她觉着有一 种飘忽
不定，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在撕扯着她的心。

快点离开这里，她有些吃力地想。可是，他却
没有半点要马上放她走的意思。芳草此时脑子 里
一片空白，连花布的颜色也有点分辨不清了。

“就要这块吧，六尺。”芳草定了定神，朦胧记
起最右边的那块是他说过的那种适合她的黄 花
布，便下意识地用手拍了拍那布。

量布、叠布、算账，一切都那么干净麻利，眨
眼工夫，一块叠好又卷成小长卷的布就放在了 她
的手边，那清脆的算盘声，似有着某种韵律。

芳草掏出钱递过去，那双接钱的手白净细

长，使她不由联想起了某本小说中英俊潇洒的男
主 人公……

“差五毛钱，不要紧，当时没带的话，再来赶
集时捎来就行。”

芳草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刚才忘记问
多少钱一尺了。她慌乱地找遍了身上的所有口
袋，却是一无所获。身上的衣服，是来时刚换上
的。

“没事，没事，不就五毛钱嘛，我先给你垫上
……”

芳草不知道自己是咋走出那商店的，那个叫
郑全福的人后来还说了些什么，她也一个字都记
不 得了。懵懵懂懂来到堤上，被春天的风一吹，
她才似乎醒了过来。靠住一棵嫩嫩的小白杨，她
的泪滚了下来。

……他的个子那么细细高高，脸孔白白净净
……哼，你算啥？人家是风刮不着雨淋不着 的国
营商店的营业员，你算啥？对着斜斜长长的堤坡
芳草苦笑笑，然后一步步往回走……

几年来对同桌于东海那种朦胧的感情，突然
之间悄然离她而去，空出来的那一隅，不经意间 ，
被那个用悦耳的甜甜的嗓音同她说话的高挑白
净的小伙子占据了。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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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准哪一年了（2006年前后），一个夏天的早晨，娘对我说，腿疼，好几天
了，起先没拿着当回事，越来越厉害了，不敢走道了。我说：“咱去医院找医生看
看。”娘身体挺好，没扎过针，很少感冒，感冒也不吃药，扛着，扛两天就好。这次
腿疼，我说去医院，她欣然接受。

接诊的是卢士平大夫。没化验，没拍片，卢大夫给老人听了听，看了看，说：
“老太太没有病，腿疼八成睡觉着了凉，回家做做热敷，或是贴点伤湿止痛膏，几
天就会好的。”

回到家我问娘，睡觉敞窗户了？娘说“是”。“腿疼就是这么引起的，以后睡
觉不要敞窗户了。”我给娘贴了几片伤湿止痛膏，三五天就好了。

1999年6月9日，早7点多，县医院的救护车开进了一中大院，在操场西南
角停下了，随救护车来的是唐清颖大夫。

操场西南角正盖着学生宿舍楼。我住的院落就在楼前。盖楼，噪音太大，
影响休息，我让施工方把屋的后窗给堵了。堵了后窗，噪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但通风问题来了，更是天热了，屋里不通风，闷得慌。这天吃过早饭，我
扛起梯子去了屋后。窗户离地2米，梯子不高，就趄在窗台下。堵窗户的砖是
单砖挂着的，我站在梯子上，想一个一个把砖拿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拆第
一个砖，一片砖都动了，冲着我的脸，冲着我的胸，扑了下来。好在我头脑还算
机灵——教数学的嘛！一转身从梯子上朝一侧跳了下来。闪开了窗户，没让砖
砸着。窗户打开了。屋里通风了，亮堂了。我“哎哟”一声躺在地上起不来了。
家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我说：“快……快打120！”

“别动。”唐大夫不让我动。看我腿脚还能活动，说“问题不大”。接下来我
被滚上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做了个 CT，L3 椎体压缩性骨折。让回家躺
着。“没有好办法吗？”我问。唐大夫说：“木板床上躺着就是好办法。躺一个月
就行。”家里木板床上躺着，一天一天，盼了日出盼日落，算是尝到了失去自由的
痛苦。7月6日我起来了！一步一步走到办公楼前，见到了即将进入高考考场
的学生。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因了牙疼，因了牙的事，去县医院口
腔科不知多少次了。这次我去县医院，车棚里锁着车子，在仁风一块教书的陈
道信老师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捂着肿得像小火烧一样的半个腮说：“牙疼。”
他说：“牙疼好说。给你介绍一位好大夫，看牙看得很好，服务态度也挺好。”他
张了张嘴巴说：“我的牙就是他看的。”我问：“谁？”他说：“和你一个姓，姓田，田
东海。”我说：“好，就挂他的号。”

“没事。牙龈炎，吃点药就好了。”田大夫开着药又说：“这颗牙也不大行
了。先吃点药，能坚持多久是多久。”回到家，吃上药，有2个小时，牙就不大疼
了，胖胖的半个腮也渐渐地瘪了下去。

“一颗牙……我想拔了它。”田大夫撕开消毒器材包，拿起牙镊子和小镜子，
在我的指点下，睢了睢，说：“这颗牙已经不行了。没有保留价值了。”“血压高
吗？”“不高。”“好，那就拔了吧。”田大夫给我打着麻药说：“别紧张。”打上麻药略
一抻，他拿起拔牙钳，我张开嘴，还没觉怎么着呢，牙就下来了，一团药绵就塞上
了，让我咬着。“牙出了洞，牙根都坏了。”田大夫让我看拔下的牙。他一边开着
消炎药，一边嘱咐我：“半小时后将药绵吐出。今天不要刷牙，不要嗽口。”

不知啥时候左脸颊上多了一个小黑点，小黑点像黑泥垢，表面粗糙，不疼不
痒，但不好看。黑点有豆皮大了，2014年秋天，一天我去了县医院皮肤科。接
诊的是郭琳大夫。我指着脸颊上的黑点点问：“能拿掉吗？”“能。”“得动手术
吗？”郭大夫说，通常有三种办法：冷冻，刀割，激光。她建议我冷冻。

来到治疗室，郭大夫打开一个圆桶状容器，提起一根如滴定管的东西——
不妨就叫它滴定管。滴定管下端冒着白雾。她拿着滴定管精准地在小黑点上
涂抹，感觉凉飕飕，有液体渗入。涂好后她告诉我，要注意面部卫生，可抹点紫
药水，以防感染，有少许液体渗出属正常现像，可用药棉轻轻蘸去。结痂，脱落，
半月二十天（记得是这么个时间），摸摸不平，再来一趟，平了就不用来了。

事情的进展果如郭大夫所言。二十天后，我摸了摸脸颊，平了！照了照镜
子，红光满面。颜值提高了10个百分点。禁不住惊呼：美容的人们啊，别这里
那里的跑了！美容就去济阳县人民医院皮肤科。

俺家老王曾认为她得了糖尿病，听说哪个地方免费或是3元5元验血糖，她
准去。不让她去她还不乐意，说对她不关心。一天我从报上看到柳宪翠大夫的
事迹介绍，对他说，咱去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中医科找柳大夫看看？老王一下
子没想到，问：“去济南吗？”“不……”“哦，知道了——县医院。”

柳大夫说：“大姨不是糖尿病。血糖稍高点，但不是糖尿病。平时饮食上注
意就行了。”老王总想开点药。柳大夫给她开了一瓶药，说：“要吃就吃点，不吃
也行。没事。”

我不知道柳大夫给她开的是啥药，她吃了那瓶子药，就再也不说糖尿病了。
谈金强大夫曾告诉我，他周三值门诊，其他时间在病房。2017年3月30日

上午我去了县医院心内科病房，对谈大夫说，近几天心跳异常。他拿起听诊器
听了听，又摸了摸脉，说：“早搏。”他开了单子让我做个动态心电图。

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性房性早搏。我有些紧张害怕。谈大夫说；“别害
怕。没事。”我问怎么治疗？他说：“早搏没有临床意义。心情舒畅，别生气，别
着急，别激动，注意休息，慢慢就会好的。”他先后给我开过“参松养心胶囊”和

“心宝丸”，让我适量服用。频发性早搏很快就转为偶发性早搏，一天一天，好
了。

2017年11月30日，晚饭后量血压，血压太高，很是紧张。女儿开车拉着我
去了县医院，我想找谈大夫，急诊室里的医生说谈大夫不在班，我让医生给拨通
他的电话，医生犹豫，问我认识谈大夫吗？我说认识，他也认识我，我是他的病
号。在我的请求下医生拨通了谈大夫的电谈，电话里谈大夫让我回家，吃上降
压药，倒下休息。并嘱咐我，血压升高，尽量别动，倒下休息，血压就会慢慢降下
去。

去医院就医，免不了拍片。一次，影像科李士涛大夫看了我的影像报告说：
“没事。双肺纹理增多……大可能是感冒了。多喝开水。”

因征文篇幅所限，只能写到这里。借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之际，向
给我和我的家人就医提供良好服务的（哪怕是一句温馨的话）医生、护士和其他
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2019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迎
来了医院建院70周年。盛世修志，医院历时五年
将一本长达四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济阳区人民
医院院志编纂完成。我们整理的不只是单薄的文
字材料与照片，它的背后更是几代济医人薪火相
传的梦想与责任，是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一个个
人物和故事。

翻开院志，好像翻开记忆的日历。时间回到
1949年。五间平房，五个人，揭开了医院七十年的
序幕，几张年代久远的老照片，带我们走近那段温
情岁月。照片上简陋的瓦房前是几位身穿白大褂
的大夫站成一排，褶皱的照片纸显然失色不少却
没能退去那个年代人们脸上最淳朴的微笑。小心
翼翼地翻着一页页带着墨香的纸张，我的视线停
留在了一张60年代的证书上面，它的时间已经久
远地超过了我父母的年纪。陈添进，我们的老院
长，户籍广东，1955年来到医院，开始践行他济世
救人的医学梦，并且在那个医疗环境简陋，技术设
备贫乏的年代，克服工作上的压力和北方气候引
起的身体不适，全心全意为患者；一干就是60年。
还记得一天冬夜，医院来了一位重症患者，但因当
时医院技术条件有限，只能转至上级医院。可在
那个没有急救车，甚至连车都十分罕见的年代，怎
么转院？又有谁来保证老人途中安危？正当大家
一筹莫展的时候，陈院长站出来主动要求：“赶着
毛驴车，护送患者转院。”就这样，陈院长赶着毛驴
车连夜从大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护送老人转院。
当时的大堰非常狭窄，黑夜里毛驴不慎踩空狠狠
地将他摔下大堰，可为了赶时间他顾不上伤痛，爬

起来继续赶路。走到黄河边时，天已蒙蒙亮，河面
结冰无法渡河，他又苦口婆心说服渡船师傅，帮忙
渡河。终于，费了好大周折才赶到山东医学院附
属医院，接诊大夫感叹道幸亏来的及时，不然患者
性命难保。这时天亮了，陈院长这才发现自己已
是满身泥土，耳朵和四肢都冻伤了。

医者仁心莫过如此，因为心怀患者，所以心甘
情愿。一边回味一边追溯，时间来到20世纪90年
代。黑白照片上有了色彩，曾经的瓦房变成小楼，
白色的大褂之间也多了几抹颜色，有淡蓝的隔离
衣、浅灰的技师服和生命绿的急救装。忽然，我发
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我的父亲，他曾任急救中
心主任。在我童年时期，父亲因为当兵，而缺席我
们的生活；因为思念，我和弟弟常会把穿军装的陌
生人错认成父亲。后来，他转业来到医院工作，我
们高兴地以为家就要完整了。吃饭的时候不大的
小圆桌总能圆满了；放学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伟岸
的身躯载着我们回家了；过生日的时候一家人能
聚在一起唱生日歌了……可谁知他留给我们的仍
然是匆匆离开的背影和承诺不完的“下一次”。我
们的饭桌前依旧有一个位子空着，左等右盼、饭菜
热了一遍又一遍；上学的时候仍然是拜托邻居家
的叔叔阿姨接送；生日礼物依然是妈妈帮忙转

交。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家的父亲能陪在家人
身边有说有笑，而我的父亲就只知道工作呢？后
来，慢慢长大，我渐渐懂得“医务工作者”这个职业
并非一份普普通通养家糊口的工作，它需要专注、
慎独、还有奉献。我也明白了父亲不是冷漠的工
作狂，他干的是与时间赛跑抢救生命的大事；他也
不是不爱我们，而是把对我们的爱化作了对生命
的大爱。如今他已年过半百，退出了救死扶伤的
前线，却依旧每天准时坚守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
尽职尽责。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榜样。

斗转星移，时间来到21世纪，此时的医院旧貌
换新颜，已是两个院区，高楼亭台拔地而起、花园
流水相映成趣，市级专科、省级荣誉不断刷新，第
三院区妇儿医院火热开工。流光漫漫，我也成为
了医院的一员，从院前调度蜕变成为一名医院宣
传人员；感受过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的艰辛，也体会
过激发创意头脑风暴后的疲惫。透过院志，我看
到了前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更发现了自身需要弥补的不足和潜移默化的成
长。正是因为这榜样的传承、奋进的力量，让我更
加坚定了信仰，守住了初心，从此，眼里有星辰大
海，心中有梦想远方。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宣传科

我不是济阳人，但与济阳区人民医院相识。
我与她相识也不久，寥寥两年而已。然而，我却对
这所医院有着解不开的联系，先是源于工作，后是
因为相知。

我在济南生活、工作。两年前的一次工作变
动，离开原单位奔赴新岗位。上岗不几天，领导安
排出差济阳区人民医院。不知道怎么走，开车去，
导航，高德导航郭德纲相声戏谑的声音下，我到了
医院，纬三路9号，楼也不大，人也不多，下车，找人
问问，哦，原来还有新院区，又导航，新元大街 17
号，到了。这是相识，颇多周折，有郭德纲，还有来
自内心的小埋怨：什么小县城的小医院，还有俩院
区，聒噪。工作还是要做的，要不怎么交差。摸摸
口袋，想起领导的殷殷嘱托。开始吧，我开始审视
这家小医院。这一审视，我却惊呆了，似曾相识，
萦绕心头，是一份两年相知的开始。

我走过省内大大小小不下五十家的医院，也
养成了我独有的刁钻的观察医院的方式。我从不
喜欢看楼高，也不喜欢看车多，我喜欢观察人，与

这所医院息息相关的每个人，医生、护士、病人，探
望的亲朋、执勤的保安、扫地的阿姨，因为我坚信，
代表一所医院的不应当是现代化的建筑，拥挤的
车流，而是工作生活在这些建筑下的每一个真实
的人，他们的笑、他们的走路以及他们的言谈，活
灵活现、隐隐约约，这叫气质，是历史文化的沉淀，
是地方习俗的凝聚，是扎根于骨子里的那永恒不
变代代相传的一丢丢的小玩意。

真实。第一眼的感觉。不做作，不粉饰，该咋
样就咋样，是山东大汉就绝不做江南美女，是四季
分明就绝不设小桥流水。硬挺挺的矗立的两座大
楼，腰线笔直，孔武有力，红色的基调，沧桑的感
觉。树不大，不高，不粗，估计是建院时栽的。没
有大树进城，没有豪华装饰，这是真实，是建筑的
真实，是建筑透射出的医院建设者的真实。

真诚。细回味的感受。做工作就得见人，要
不来干嘛，又不是旅游赏景赏花。先问路，毕竟不
熟。也不认识谁，逮住个看着像医院职工的人问，
某某科室咋走……依着济南人习惯叫声老师，我

的判断是对的，这真是医院职工，暗自窃喜，但很
快失望，这估计是个新到职不久的员工，他也不
熟，醉了。他梗着脖子，努力的用力的听我用家乡
口音版本的济南普通话询问去哪个科室找哪个
人，一脸茫然，一脸无辜。算了，我去问别人吧。
谢谢还没说出口，他掏出手机，向他的同事询问科
室在哪，人在哪，得到了肯定回答，他告知了我。
很小的一件事，但细细品味，我想你绝对会品味出
那一丝丝绵延悠长的真诚。

真心。再回眸的震惊。去的多了，人也见得
多了，事也遇的多了，临走时，总喜欢回眸再看一
眼。这一看，震惊从心底升发，直至浑身上下千
千万万个毛孔。因为我得到了真心。医护对病
人是真心的，诊断准确，嘘寒问暖；领导对职工是
真心的，关心爱护，培养成长；病人对医护是真心
的，相信理解，服从方案；职工对领导是真心的，
爱岗敬业，凝聚力强。真心是济阳区人民医院的
力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济阳区人民医院以其三真打动了我，我却没什么
去回馈这所医院。聊以此文，祝愿济阳区人民医
院七十周岁生日快乐，也希望我与济阳区人民医
院的这份联系，犹如医院向南十公里外的母亲河，
奔流向东，生生不息。

作者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

就诊记
◎田邦利

“医”脉相承 追梦七十年
◎朱宝慧

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 周年

我与济阳区人民医院
◎郑林彬


